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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内者，以恬脏腑，调顺血脉，使一身之流行
冲和，百病不作。 ——《寿世保元》”

健康快乐周刊

梅方明MEIFANGMING

电视情结

王罗成WANGLUOCHENG

那年中考之后

往事悠悠征稿啦
沧海桑田，岁月更替。总有一件事，

让您至今难忘；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

一直有述说的冲动；或者，会有一件事，

改变了您的命运……本版专门为有故事

的您开辟，欢迎赐稿！版面有限，请您尽

量将字数控制在800以内。电子邮箱为：

478702039@qq.com,有稿费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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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

往事悠悠WANGSHIYOUYOU

静夜闲读，隔壁那对年轻夫妇争夺遥控
器在嬉笑打闹，使我想起乡下老家看电视所
发生的一些趣事。

在小村看电视最早可追忆到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那时小村刚通电，有一家开代销店的
老板率先买了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父
辈们说，当时若想看电视得早早准备，迟了一
点只能站在后面的板凳上从前面的人头缝里
瞧，或是被挡在门外。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
主人说每周一、三、五不放，二、四、六才放。
有时也经不住精彩节目的诱惑，主人偷偷地
放，也就有一群人悄无声息地去看。

话说一天晚上，因节目非常精彩，里面不
时传出笑声，外面的人又苦于挤不进去，当时
就有个聪明的孩子剪断了电视机的室外天
线，乘乱抢了最佳位置。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有一个晚上站在郑姓人家的鸡舍上看电视，
久站脚酸感觉脚下有绵软的物体可坐，也未
多想就坐了上去，不久感觉屁股上有许多针
刺般的疼痛。原来只顾看那精彩电视节目竟
没有想到是坐在满身是刺的仙人掌上。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拥有电视的家
庭也多了起来，看电视也有了选择的余地，张
三家人缘不好不去他家看，李四家看电视会斤
斤计较也不去，无形之中就有了谁家人多谁家
人缘好的说法，同时主人也感到非常自豪，往
往备有瓜子、香烟与看客们一起品尝。

改革开放日新月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村民们的手头上大多宽裕起来，小村已有
半数以上的家庭拥有了电视机，这时来看电

视的人也有了发言权，某某台的武打精彩，某
某台的电视剧广告太多真烦人，这时主人也
往往随看客的意愿放某某台。

有时遇主人有事缠身或想早早休息而又
不便明说时，主人往往把电视的调谐旋钮来回
地拨转，名曰选好看的节目，实则是要关机。

时下，黑白电视早已绝迹，一些大屏幕、
液晶、数字电视等也纷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电视台也由无线、有线到数字电视，节目内容
也由本市、本省到全国。现在也不再有为了
看电视而串门的事了。然而,一家几口人在一
起看电视却常生莫名的寂寞，手握遥控器却
难找到满意的节目，真不知是欣赏要求高了，
还是电视节目制作有问题，看着看着瞌睡便
来纠缠，真不知昔日挤在他人家里看小电视，
夏日蚊虫叮咬、冬日脚冻得发麻,无一丝睡意
的看电视的劲头哪去了？

电视也由人们了解外界的一个窗口，渐
渐地变成了现代家庭中的一个摆设。

那年高考放榜后，一向被老师和同学看好的我，只考了个最低
建档线的分数。走，还是复读，着实让一个不知愁为何物的我尝足
了苦闷滋味。就这样接受现实，的确心有不甘，可是复读，谁又能
把握一年后的结局呢，毕竟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啊。

父亲说，我带你去见你三表叔，听听他的意见。三表叔是村校
的校长，算是我家亲戚中能数得上的人物。

去三表叔的家要跨过一条小沙河，河床很浅，只是刚刚下过一
场雨，本来露出水面的地段，没了不足一尺深的水。行人为过河方
便，在河床上间隔铺排了十数块石头，这样就可以踏着石块而不用
打赤脚过河。我们这儿把这种过河方式叫做“过石头步子”。

本来我走在父亲的前面，过“石头步子”时，我迟疑了一下，让
父亲先过河，因为我心中没底，担心滑落石下，弄湿衣鞋。只见父
亲撒开脚步，一步踏着一块石头，向对岸跨去。虽然脚下石块摇晃
不定，水花四溅，但父亲并没有在意这一切，只是望着前方，刷刷
刷，一刻不停顿地跃了过去。

站在河对岸的父亲微笑地看着我，示意没事，让我过河。我低
头觑了觑一身上下崭新的行头，心有余悸地迈上第一块石头。跃
到河中心时，我感到脚步踉跄打滑，突然害怕起来。望着前面还有
五六块石头步子，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冒失行为，完全可以脱鞋，赤
脚过河，因为河水清且浅。迟疑间，我本能地想把已跨出去的一只
脚收回来，然而由于惯性，重心前移，扑通、扑通——我的两只脚相
继滑落水中。站在河水中的我狼狈地望着对岸的父亲。

父亲对我招招手，说，你趟水过来吧，反正鞋子也湿了。上了
河岸，低头觑着湿淋淋的衣鞋，我不好意思地嘟囔：“这样的‘石头
步子’，小时候不知走过多少回，很少湿过鞋啊。”父亲说：“过石头
步子，靠的就是一股冲劲，千万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你越畏畏缩
缩就越可能落水、湿鞋。”

是的，正如父亲所说那样，当时处于河中心的我，既想继续冒
险“冲关”，又想转身上岸另寻他途。一犹豫，动作失去连贯性，错
失了过河的最佳状态和时机，最终落水、湿鞋。意外的落水让我突
然联想到一直困扰自己的两难选择，刹那间，心头亮堂开来。我
说：“爹，咱们回吧，我已经选择好了。”

如今，我早已大学毕业，多年来，我一直很感谢那次“湿鞋”的经
历，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有果敢地出击，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
赢得无憾无悔的人生！

提到三叔，村里村外的人都说他是不孝
子孙。在我们这里说一个人不孝是很重的罪
名，等于判了一个人名声的死刑。我有好多
好多年没有见过三叔了，我觉得三叔人很好，
怎么就不孝呢？我问妈妈，妈妈伸手嘘了一
下，很紧张的样子。屋里爷爷可能也听到我
的话，威严地咳嗽一声，外面就鸦雀无声，我
一溜烟地跑了。

爷爷是我们家一家之主。当年他在西南
边疆打过仗，后来负伤转业回家。爷爷箱子
里还压着两套新军装，逢年过节时有政府来
人请他去开会作报告，或者慰问拍照什么的，
他就穿这套衣服去了。草绿的军服还有几枚
军功章，很威武。爷爷说一不二，所以全家人
都怕爷爷。

三叔离家出走，与爷爷有关。他不同意
爷爷给他定的亲事。我听说，爷爷要把南村
的六姑娶来当我三妈，可拗不过爷爷。半夜
跑了，到外面闯世界。听说混的不错，开了一
家建筑公司，赚了好多钱。村里有人出去就
在三叔那里做事，可爷爷不买他的账，年关时
有个人提了一包钱送到屋里，爷爷转身把钱
袋丢到门外，成捆的钱滚出来，散落地上。爷
爷放出话来：那崽子敢进这个门我就打断他
一条腿。

爸爸说六姑父亲是爷爷的班长，当年他
们一起钻战壕，蹲山洞，爷爷大腿中了枪是他
背回来的。后来班长受了重伤，临死前托付
爷爷照顾家里，所以爷爷才想把六姑娶到家。
爸爸说这些时不敢高声，爷爷最听不得这些
话，如同老虎一般暴怒，一听就急了，发火。

现在这个老虎在屋里躺着，爷爷的身体
日渐消瘦，六姑来看他，他拉着六姑说了半天
话，六姑走时眼圈红红的。爷爷终于不能动
了，爸爸把他送到医院，楼上楼下折腾了两
天，查清楚爷爷是肾病，要么保守治疗熬日

子，尽尽后人的孝心，要么就换肾。爸爸和妈
妈天天急得抓手。三天一次的透析让爷爷虚
弱不堪，爸爸急了，给三叔打了电话。三叔现
在更忙了，听说是什么集团公司的老总。三
叔一听急了，偷偷来到医院。爷爷看到他，劲
头足起来，手指三叔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你给
我滚出去！你这个不孝子孙……你害得我无
脸见人，我怎么去见老班长！三叔一动不动
如同个聋子。爷爷骂累了，三叔转身出去，爷
爷说：把你的钱拿走，我不用你的钱，死也不
用！三叔无可奈何开车走了。

私下里，爸爸和三叔商量好久。过了十
几天，三叔打来电话说找到合适的肾源了，体
检结果说完全吻合，能换肾了。听到这话我
们都放心了，大家分头准备。没有跟爷爷说
怕他担心。三叔没有出面，他让来人交了钱，
这边的事归爸爸那边的事归他办。手术做了
很久，听说很成功。爷爷身上缠满了各种管
子。一家人都紧守着爷爷，只有三叔没有来，
听他说要出差了，要很长时间，不能来。

爸爸天天守着爷爷，照顾他吃住，洗换，
村里来人看爷爷，政府也来人看，都说爸爸有
孝心，照顾老人好，都说三叔没孝心，人影子
不见一个。爸爸忙解释，他有事，在忙。做生
意，不容易，再说手术费都是老三给的呢！

出院那天来了好多人，大家热热闹闹地
接爷爷回家。临上车时，爸爸想起来叫我去
病房把爷爷的紫木拐杖拿下来，我连忙上楼，
看到爷爷的病房外窗户边一个人拿着爷爷的
拐杖，站着看院子，他身穿住院病号服，听到脚
步声，他冲我笑了一下，这个笑好熟悉，我却一
时想不起来。他递过拐杖给我，我谢过转身跑
下来。想到那个人的目光，我感觉温暖又亲
切。我觉得有点不对，却不知道那里不对。

我想起来这个人有点像三叔。可是爸爸
不是说他出差了么，怎么会在这里呢？

中考接着高考后面，终于结束了。家长、孩子们，都长长舒了一口
气。三年来的“苦读”、“苦陪”彻底解放了。在城里的孩子看来，“后中
高考”的日子是非常开心惬意的，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这不
禁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中考结束的那年暑假，始终难以忘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初中毕业，当年的中考成绩不甚理想，
没有考上父母心目中的学校。当时父亲对我最大的期待是能上一
个师范中专，然后出来可以在家乡的学校当一名老师。父亲说，这
样你就能端上公家的饭碗了。但那年我没有实现父亲的愿望，仅
仅考上了本地的一所普通高中，连县示范高中也没能考上。可想
而知，父亲的心情是非常郁闷的。

中考成绩单下来的第二天早晨，父亲对我说，两里外的一家窑
厂正需要拉砖工，我跟人家讲好了，你去吧。因为没有考出好成
绩，对父亲、对家庭而言，心存愧疚。我一言未发，骑上父亲的自行
车就走了。到了窑厂，看见里面有很多“壮汉”挥汗如雨，一板车刚
出机器的砖坯在他们手里似乎不怎么费劲就拉到了几百米外的场
地。看看自己矮小单薄的身体，我有点望而生畏，但一想到父亲的
眼神，我咬咬牙还是跟那些“壮汉”们一起拉起了砖坯。

一开始，还能勉强跟上“壮汉”们的节奏，但后来，明显感到体
力不支，跟不上“壮汉”们了，速度越来越慢，汗水已经湿透了衬衣，
头发胡乱地贴在脑门上，我如同一头负重前行的小牛，狼狈不堪。
好不容易挨到下工，我推着自行车踯躅前行，身体困乏到了极点，
心情也沮丧到了极点。

第二天，父亲并没有给予我必要的“同情”，而是催促我抓紧时
间到窑厂上工。到了第三天，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已经让我的身体
到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极限。我甚至有些怨恨父亲的“不近人
情”。就在精神和体力几近崩溃的时候，第三天下工回来，父亲突
然说，明天不要去窑厂拉砖了，还是在家好好复习功课吧。不知怎
的，父亲短短的一句话，让我突然之间感受到了学习是一件多么轻
松和美好的事情。我这才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这是父亲用
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教育我，努力学习，改变命运。

那年的中考，让我获得了一生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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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心河


